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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通关密语”
———爱因斯坦访问上海随想

本 原
蓝天通透， 看不到些许丝云。 雪峰

洁白， 与旷达的苍蓝映衬， 更加晶莹恬

静。 往下看， 山腰间云雾忽浓忽淡， 层

次异常丰富， 缭绕飘拂……立于瑞士首

都伯尔尼市正义街的一个斜坡上， 遥望

东南方向的阿尔卑斯山脉高峰———少女

峰， 我在心中一直认为这是一首诗， 纯

净的远诗！

但我们决意放弃这次观赏瑞士名胜、

世界风光胜地———少女峰的机遇。 直抵

伯尔尼之后， 整个上海新闻代表团拜访

正义街 32号， 瞻仰爱因斯坦纪念馆。

一

实际上， 这缘由， 全生发于一段特

殊历史邂逅， 以此而孕育的机缘。 其一

为， 1922 年 11 月中旬、 1923 年初， 当

世界物理学革命徐徐开启大幕之时， 爱

因斯坦曾两次访问上海， 欢迎及互动盛

况皆为空前， 海上知识界一时开口皆谈

“相对论”， 影响不可谓不大， 写下世界

科学文化交流史上的浓重一笔， 在上海

许多地方， 留下深深的印痕。

其二则是 ， 时隔八十多年 ， 2006

年 4 月初， 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主要

负责人 ， 收到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原会

长 、 前驻德国大使梅兆荣转来的一封

信， 写信人为爱因斯坦的出生地———德

国曼海姆市前常务副市长艾格尔博士。

艾格尔在信中， 郑重其事地介绍了爱因

斯坦两次访问上海的情况， 并附上几件

材料 ， 包括当时报章的若干报道 。 同

时， 在梅大使的陪同下， 艾格尔博士又

赴上海， 与有关方面专门作了会晤。 文

汇报社领导以高度热情， 组织一批富有

才华的记者 、 编辑深入调查 ， 抉微钩

沉 ， 于 2006 年 4 月 24 日首发新闻 ：

“一封海外来鸿牵出一段往事———爱因

斯坦在上海与诺奖牵手”。 并以此为契

机， 很有声势地展开了 “爱因斯坦与上

海” 和 “国际科学文化名人在上海” 寻

踪采访报道。 历时三个多月， 向读者奉

献近二十万字文稿， 数十张珍贵图片，

新闻传播让爱因斯坦 “重返上海”。

有此不可忽视的缘由， 我们岂能错

失造访世界上唯一的专门馆： 爱因斯坦

纪念馆 。 1902 年 ， 苏黎世联邦工学院

大学毕业之后， 青年爱因斯坦寓居于正

义街 32 号。 这是一段极为窘迫的日子，

近两年工作无着， 我曾看到过这样的资

料， 万般困苦的旷世奇才，只得在《伯尔

尼城市报》 登出一则启事———1902 年 2

月 5 日的报纸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

愿私人为大学生或中学生彻底讲授数学

和物理学。 本人持有苏黎世联邦工学院

的教师资格证书， 住正义街 32 号一楼，

试听免费 。 ” 三年之后 ， 也就是 1905

年， 也就是在此困居之地， 爱因斯坦拉

开了影响世界物理革命序幕： 这一年，

在 《物理学纪事 》 上连续发表五篇论

文 ， 提出三项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

论———光量子假设、 狭义相对论、 布朗

运动和统计性解释， 多年以后， 有科学

大家认为， 凭狭义相对论的三篇论文就

应该得三个诺贝尔奖 。 26 岁年青人 ，

震翻物理学界， 成为划时代天才！ 正义

街 32 号， 相对论诞生的地方。 爱因斯

坦纪念馆， 瑞士首都伯尔尼的自豪。

二

典型的北欧古城、 老街， 没有大都

市的喧嚣， 没有灯红酒绿。 哥特式建筑

错落有致， 建筑群中时有片片绿荫。 这

是名城， 却刻意保留乡村的自然元素。

细品， 一道静谧、 高贵、 充满中世纪风

味的气息迎面而来。 石块 “弹格路” 的

正义街， 走进 32 号， 很有一点特别的

感觉。 在这个纪念馆徜徉， 似乎没有那

种年代的疏离感， 历史色彩并不浓厚，

人的思绪很容易穿越百年时空。 眼前陈

列的很多照片， 我大部分在过往的杂志

和书籍中看到过。 爱因斯坦与爱人米列

娃和新生儿子的合影， 那是他在报纸上

登启事， 苦为稻粱谋的时候， 他必须从

事部分的家务， 一手抱着幼孩， 一手拎

着炉子， 到门外生火。 幸好四个月后，

在同学父亲的帮助下， 被瑞士联邦专利

局录用， 成为三级技术员， 衣食有了着

落。 我在纪念馆玻璃橱柜中看到一把小

提琴， 这是爱因斯坦的钟爱之物。 少年

时， 在母亲近乎严苛的教育下， 他七岁

学琴， 以至成为他的终生爱好， 在研究

科学之外， 他最大的迷恋是音乐， 可以

说， 音乐给了他研究上的灵魂， 让他的

生命变得迷人和生动起来。 爱因斯坦曾

写信告诉朋友， 在他为 “广义相对论”

框架绞尽脑汁， 困兽犹斗， 无法突破之

时， 小提琴帮了他大忙， 爱因斯坦侧身

于厨房， 一边拉琴， 一边思考， 指尖下

的弦上， 流淌出万般迷茫、 不尽叩问、

执着坚韧。 这种状态， 竟然持续两个多

月……终于有一天， 青年爱因斯坦在厨

房内仰天大喊 “明白了！” 布展者在橱

柜内安放这把提琴 ， 当不是告诉观展

者， 这位伟大的科学家， 也是一位风华

绝代的音乐家， 用心展示的应是一种特

殊的苦难！

当然 ， 在纪念馆中令我最为震惊

的， 还是那一套 1905 年 《物理学纪事》

杂志 ， 前后刊登过爱因斯坦的六篇论

文。 正义街 32 号沿街的底楼一统间三

十五六平方， 加上连着二楼的那间， 声

名煊赫的爱因斯坦纪念馆， 也不过七十

平方米左右 。 这套杂志在二楼的橱柜

内， 隔着玻璃橱柜相望八十多年前的杂

志， 透过历史云烟， 心中所见， 只有熠

熠生辉。 当人类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之

时， 美国时代周刊广泛开展活动， 评选

二十世纪对人类作出最重要贡献的一位

人物 ， 1999 年 12 月 26 日 ， 爱因斯坦

被评为世纪伟人。 人们公认其开创了科

学技术新纪元， 是继伽利略、 牛顿以来

最伟大的物理学家。 诺贝尔奖获得者维

格纳曾指出， “我们所有人都在爱因斯

坦的庇荫之下……” 世界科学界人士认

为， 毫不夸张地说， 根据爱因斯坦创立

的科学理论， 衍生出的发明创造， 几乎

涵盖了现代文明的每一个角落。 电脑游

戏、 公共汽车、 数码照相机……我们衣

食住行的每个细节都闪现着爱因斯坦的

影子！ 我非理工出身， 说实在， 对这些

认知 ， 缺乏切实的感受 。 当然 ， 我深

知， 正义街 32 号， 是爱因斯坦创立伟

大理论的空间源头。

那天， 接待我们的是爱因斯坦纪念

馆馆长， 一位年近六旬的女士。 馆长很

热诚， 脸上总是挂着笑容， 介绍得详尽

而又生动。 但很遗憾， 我没有看到一件

与中国相关的材料， 甚至一张照片都没

有 。 1936 年底 ， 国民党当局在上海逮

捕爱国人士， “七君子事件” 震动国内

外， 爱因斯坦通过他的中国学生， 在美

国获悉之后， 以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的身

份， 联合美国一批名校的著名教授， 给

蒋介石、 孔祥熙等发来电报， 要求释放

“七君子”。 当年的电报文稿还在上海的

历史文献中有所载录。 在中国抗日战争

最为危急的关头， 爱因斯坦联合大批美

国教授 ， 在美国二千多个乡镇进行动

员 ， 筹款支持中国人民反击日本法西

斯。 爱因斯坦曾影响和培养了周培源、

束星北这样的佼佼者， 他们回国后又培

养出一大批更年轻、 更优秀， 乃至有世

界影响的物理学家……这些情况， 通过

翻译我向馆长作了介绍。 我特别讲了爱

因斯坦曾两次访问上海的情况， 其中发

生了许多美妙而动人的故事。 他受到上

海知识界、 新闻界隆重而热烈的欢迎，

应邀在福州路工部局礼堂所作有关 “相

对论” 的报告， 在学界特别是年青学子

中产生的影响， 是难以估量的。 即便是

普通的上海市民， 对爱因斯坦也是抱着

深深的崇敬喜爱之情。 爱因斯坦第一次

途经访问上海时的当天晚上， 中国文化

教育界在画家、 书法家王震家里设宴款

待爱因斯坦夫妇， 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

等作陪， 地点在上海老城厢乔家路 113

号的王震居所梓园。 岁月沧桑， 梓园早

已面目全非 ， 但其所在的乔家路弄堂

口， 一堵白墙上的 “乔家路简介”， 不

乏自豪地书写着现在已十分颓旧的弄堂

历史， 其中就突出而鲜明地记载当年爱

因斯坦夫妇来梓园做客的故事。 这小马

路上的市民， 把此当作一道绮丽的文化

风景， 口口相传， 滋润了几代人。 让爱

因斯坦印象极为深刻的是， 当邮轮在大

海中破浪前行， 即将到达上海的时候，

收到了获得 1921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

电报。 爱因斯坦和夫人米列娃在上海下

榻的礼查饭店 304 房间， 如今的浦江饭

店标有专制铭牌， 八十五年过去， 整洁

如斯……笑容洋溢的馆长女士， 在我的

话语声中， 神情一下子有点懵， 继之惊

讶， “真的？ 这都是真的！” 转而又极

其的严肃， 当讲述到最后， 我看见已经

完全激奋的馆长， 眼眶中闪眨着泪水，

几次喃喃说道 ： “太珍贵了 ， 到上海

去， 应该去一次上海！”

我们要离开纪念馆了， 馆长伸出双

手， 往下一压， 要求大家慢走、 停步。

她快步走到一个大柜子旁边， 拉开抽屉，

取出一个大本子， 翻译告诉我， 这是贵

宾留言册。 馆长语速很慢， 又极其认真

地说， 爱因斯坦与上海有如此重要、 紧

密的关系， 我们真的一点都不知道， 纪

念馆没有这方面的展示， 遗憾至极。 希

望上海新闻代表团能给一点弥补的机会，

为纪念馆留下你们最想要说的话。

三

……

倏忽之间， 伯尔尼这段令人难于忘

怀的经历， 已十年有余。 在爱因斯坦纪

念馆那本纪念册上写了什么？ 依稀记得

大体的意思， 准确表述很难想起。 印象

中， 在我题写的时候， 代表团成员小王

是站在旁边摁动过相机的 ， 我电话一

问， 小王回答很肯定： “有啊， 我不但

拍了当时的情景 ， 还拍了你题写的内

容。” “呵呵， 有一段时间了， 将内容

存在电脑里， 要回家翻找。” 第二天晚

上九点三刻， 我收到小王发来的题辞内

容图照及当时的一些场景照片。 题辞内

容清晰呈现：

1922 年当爱因斯坦携夫人到达上
海的时候 ， 获悉了获得诺贝尔奖的消
息。 上海以最大的热情欢迎世界上最为
伟大的科学家。 伟大的科学家与上海有
着特殊的友谊。 我们热爱爱因斯坦， 因
为我们热爱科学。 在这里， 我们将因为
爱因斯坦而更加坚定对科学的探索！

落款是上海市新闻代表团全体成员

的签名。 时间： 2007.9.21

回望这一经历， 似有几分欣喜， 但

总觉得有一种缺憾， 甚至是一种忽视。

为纪念爱因斯坦两度访问上海这一

珍贵史实， 及其所引发的社会反响， 上

海市政府新闻办会同有关方面， 决定铸

造一座爱因斯坦青铜塑像。 既是永久的

纪念， 又可作为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价

值追求的一个文化坐标， 置放于最为适

合之处， 在人来人往的瞻仰中， 形成鼓

舞与激励。 可能是综合因素使然， 随后

展开的却是一个令人唏嘘的故事。

初始的进展是十分顺利的， 原驻德

大使梅兆荣、 前曼海姆市常务副市长艾

格尔博士极其赞成这一想法， 艾格尔博

士以爱因斯坦故乡市长的身份， 还争取

到法国德高公司的支持， 赞助十万欧元

用于爱因斯坦雕像制作。 上海油雕院雕

塑家唐世储担纲主创， 作品主体为爱因

斯坦头部塑像。 科学英雄是以其非凡的

头脑， 为全球人类作出了无法比拟的贡

献， 雕塑视觉作如此聚焦， 应该说， 不

但具有艺术性， 同时更具有人文性， 其

脸部为世人所喜爱的特性， 自有一种无

法阻隔的亲和力 。 整个雕像高 2.7 米 、

宽 3 米， 2.6 吨的净重， 壮哉， 这当是

世界上最有气势的爱翁雕像。 事毕， 上

海巿城市规划局、 黄浦区城市规划局批

文同意把雕像置放于福州路外滩， 临近

黄浦江畔的一绿化地块， 与当年福州路

17 号工部局礼堂一箭之遥 ， 意在呼应

爱因斯坦在此礼堂所作的相对论报告。

多磨者好事居多， 为迎接上海世博会的

召开 ， 中山东一路外滩要修建地下隧

道 ， 所有黄浦江畔景观建设项目均停

止， 协调配合隧道工程的进展。 以致爱

因斯坦雕像竣工之时， 德国前总理施罗

德在梅大使陪同下， 只能到原来的上钢

十厂， 当时改建为上海城市雕塑中心参

加揭幕典礼 。 以后又遇上各类变化因

素， 雕像这一迁搁， 在外滩安置一事，

从延宕而成进退失据。

那是一个秋日雨天的下午， 我特为

赶去雕塑中心， 又是几年过去了， 爱翁

安好否！ 撑着伞， 在原址遛了几大圈，

只见风斜雨疏， 不见恢宏的青铜塑像，

只得落寞而返。 直至今年前些时， 我方

才知道， 因为雕塑中心的改建， 爱因斯

坦雕像一度被锁在仓库。 作为当时的主

事者、 参与者， 心中感慨可以想见， 白

云苍狗， 溯前尘往事， 怎能回首……

前一时期， 由于工作变动， 搬离原

来办公室， 整理往时资料。 几大橱柜文

件中， 顺眼见到有一大叠， 正是文汇报

从一封来信， 引出有据有实、 生动而鲜

活报道的相关材料。 犹如故人相见、 执

手而谈。 连续多天， 我闭门阅读。 那会

儿， 正是中美贸易摩擦急剧升温， 我国

有些重量级企业陷于困境 ， 风声 、 雨

声、 喧嚷声， 声声入耳啊！ 厚积于心中

的思绪， 零碎、 久远， 但犹如一定量密

封且挤压的粉尘 ， 一旦释放 ， 遇上氧

气、 热度与震动， 自然而然会形成理化

意义上的粉尘燃爆。 我蓦然感到， 时至

今日 ， 我们应该为爱因斯坦雕像的置

放， 有一种符合城市精神与城市气质的

再一次思考。 因为历史， 也只有历史

才能从真正意义上激励和启示未来！

四

我认为， 爱因斯坦两度访问上海， 这

是上海极富价值、 不容忽视的历史记忆。

其珍贵之处， 在于唤醒和引领一个

大都市记忆深处 ， 特别值得重视的内

容。 原先和文汇报的同事研究报道计划

时， 聚焦点仅仅在于爱因斯坦对上海的

访问， 尽可能勾勒出一位科学巨人富有

内涵的活动框架。 随着采写深入和研讨

展开， 情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一大批

具有世界级影响， 执所在领域之牛耳的

人物， 竟然与上海也有着如此密切的互

动。 无线电之父马可尼、 法国物理学家

郎之万、 丹麦科学家玻尔、 英国哲学家

罗素、 美国思想家杜威、 印度诗人泰戈

尔、戏剧家萧伯纳、电影大师卓别林……

万里跋涉， 分别到访上海。 停留时间虽

有长短， 但他们以演讲、 交流、 考察、

互动的形式 ， 带来人类全新的科学知

识 、 文化理念 ， 振奋了这座东方大都

市， 特别是一大批年轻知识分子。 文汇

报这一次面向历史， 近乎于拓荒式的报

道， 在广大读者中形成一个阅读热潮，

成为当年极富影响力的新闻事件。 爱因

斯坦是上海这一历史记忆的代表性人

物， 其引领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

我始终认为， 爱因斯坦访问上海的

前前后后， 具体鲜明而又生动地反映了

上海的文化特性。

上海的那种热情， 在其他地方确实

是少见的 。 为了迎接到访 ， 之前 ， 在

上海出版的三本杂志 ， 一为 《改造 》、

一为 《少年中国》、 一为 《东方杂志》，

特为刊出三个 “相对论专号”。 上海的

《申报》 《民国日报》 《时事新报》 等

一批主要报纸， 甚至于刊登大幅广告、

撰写社论 ， 欢迎爱因斯坦 。 事中 ， 又

图文并茂作了大规模的追踪报道 。 相

较于北方 《晨报》 《大公报》， 在此事

上 “豆腐干” 新闻反映出的淡漠， 这种

热情是异乎寻常的。 而上海知识界人士

态度之热烈 ， 更令人瞠目 。 我曾在一

份刊物上 ， 拜读过当时生活在上海的

诗人徐志摩大作 “安斯坦相对主义 ”，

在专业人士看来这是不着边际的浅见，

但其真诚到底的态度 ， 却很让人会心

而笑。 “……无论如何他发动了这样一

件大事业， 应该引起全世界注意， 不但

是爱科学的人当然研究， 就是只求常识

的人， 既然明白奈端的身份， 就不可不

知道安斯坦的价值。” “总得利用这个

时期， 来领略这点儿泄露的天机。” 在

那满城争说 “相对论” 的上海潮流中，

一些科学界人士， 则振臂疾呼： “我愿

仰慕爱因斯坦的国人， 首先要培养科学

的精神， 奋然兴起， 来研究自然科学。”

说实在的， 爱因斯坦与上海只是一个短

暂的接触， 但就是从这偶然的瞬间， 我

们也可以发现历史的奇妙关系。 《少年

中国》 杂志出版 “相对论专号”， 时为

1922 年 2 月 ， 李大钊 、 毛泽东 、 张闻

天、 恽代英等当时还都是少年中国学会

会员， 其时， 中国共产党也刚成立半年

多。 这一大都市在文化特性上的世界眼

光、 开阔胸怀和敏锐性， 也由此可见。

我感到， 对爱因斯坦的来访及其围

绕 “相对论” 而表现出的凡此种种， 于

上海而言， 这是应该特别令人重视的精

神标识。

在上世纪的二十年代， 狭义相对论

与广义相对论已经开始传播， 在上海已

经有相当的热度 ， 但真正对其有所理

解， 甚或有所了解者， 人数有限。 而这

并不妨碍人们对其学习、 探索的兴趣和

热情 。 1923 年 1 月 1 日下午三点 ， 爱

因斯坦于福州路 17 号工部局礼堂开讲

座， 内容就是介绍 “相对论”， 数百人

的大厅座无虚席。 参与者的专注与凝重

相融， 欢呼与掌声并举。 我很赞同这样

的说法， “无论对国家， 还是个人， 创

造性都是一种美好而宝贵的品格。 ……

这不是表示崇拜， 只是表达对创造性的

敬意和尊重”。 当然， 这种敬意和尊重

到了相当高度， 也就难免有过度美化的

以讹传讹， 以致流传了一些属于美好想

象范畴的故事。 不过， 上海对爱因斯坦

学说的重视， 确实出乎人们的想象。 从

现有的记载看 ， 爱因斯坦与中国的材

料， 基本都和上海有关。 早期出版的关

于 “相对论” 的书籍， 商务印书馆出版

了文元模编译的 《从牛顿到爱因斯坦》、

夏浮筠 《相对论浅释》、 周昌寿 《相对

律之由来及其概念》 等等。 世界书局出

版王刚森上下两册的 《相对论 ABC》，

正中书局、 神州国光等出版机构纷纷出

版过介绍爱因斯坦理论的书籍……回望

与静思， 不难感到， 上海骨子里的真正

魅力， 并非仅仅因为是 “洋气”。 近代以

来， 现代性和现代化， 上海都得风气之

先。 外来文化在上海先行消化以后而传

播开去。 凝视上海历史上那些一闪而过

的瞬间， 无疑是挖掘出上海城市气质中

被忽略了太久的一面—————尊重科学 、

崇尚创新。 我是很认同这种意见的， 在

很长一段时期， 在一些方面， 上海是有

不少被误读的地方！ 即使是流行度颇高

的周璇老歌、 张爱玲小说， 旗袍、 百乐

门舞步……也只能算作老上海发达的

“商业文化”、 “大众文化” 的符号。 而

真正撑出上海魅力的， 那深刻的精神标

识， 就其本质而言， 是对现代科学、 文

化， 充满热情的孜孜不倦追求！

我深深感到， 当年爱因斯坦及一大

批国际科学文化名人访问上海， 在更深

层面， 不仅仅是一种历史记忆， 也不只

是同现实有某种联系或契合。 恐怕还是

在于对未来的昭示及前行的路径指引。

有世界科学史专家慎重其事地提

出， “爱因斯坦在沪活动的本身， 对中

国人， 特别是中国科学的意义， 需要在

五四文化运动 （1917—1921） 和相对论

在中国的传播这样的背景下讨论， 才能

看得清楚”。 这样的认识， 确实是建立

在历史分析的基础之上。 由于这场二十

年代的 “相对论热”， 才激发了一批中

国青年学习理论物理学的热情， 为往后

涌现出中外有影响的年轻优秀物理学家

奠定了基础。 相对论在二三十年代的中

国被迅速地接受和吸收， 其影响深入和

广泛 ， 引发了当年一场 “科学与人生

观” 的大论战。 参加这场论战的许多著

名学者， 都在自己的文章中以爱因斯坦

和相对论为佐证。 科学， 或许这就是科

学的魅力、 科学的力量。 对爱因斯坦赞

赏不已的英国数学家、哲学家伯特兰·罗

素， 也是在 1923 年到访上海时说 ： 归

根到底， 是科学使得我们这个时代不同

于以往的任何时代！ 时隔九十多年， 此

话不但适用， 乃至有极大的警醒！ 上海

尤然。 作为国家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

上海必然承担为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作出

独特贡献的责任和使命。 把上海建设成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这是

何等的紧迫。 尊重科学， 崇尚创新， 又

是何等的重要。

爱因斯坦两度访问上海以及近现代

大批世界科学文化名人访问上海， 毫无

疑问， 这是上海不可忽视的文化底蕴，

弥足珍贵的社会氛围。 科学技术真正成

为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之一， 取决于科学

家的成就， 同样取决于公众的理解和支

持， 这是一切创新的基础！ 那些讲座与

传播， 激发多少中国青年学子， 发愤于

现代科学知识的学习与探究。 拉近科学

与公众的距离， 必将裂变出难以估计的

能量。

五

有一段记载曾经深深地打动过我 ，

令人难以忘怀。 当爱因斯坦到访上海，

出现在公众场合时， 被一大批态度热烈

的人们簇拥着， 冲入最里圈的， 毫无疑

问， 是中外新闻界人士。 有不少新闻记

者向他提出各类有关相对论的问题， 爱

因斯坦的回答一如往常的率性随和， 并

向身边的 The China Press 记者要去纸

和笔， 写下相对论的数学因子， 认认真

真签上自己的名字， 极具幽默和神秘地

告诉记者说， 这个数学因子是 “向着相

对论的通关密语”。 呵呵， 这应该是不

得了的独家收获， 爱因斯坦留在上海的

唯一墨宝 。 第二天 ， 此一书写刊载于

The China Press 上。 这份报纸是孙中山

先生在上海创办的第一份， 也是当时唯

一一份中国人办的英文报 。 我反复思

忖， 那年、 那月， 书写者也十分清楚，

能看懂并真实理解这一数学因子的人，

少之又少， 但仍主动书写， 并同意将此

展示和传播， 唯一的出发点当然是十分

明白的： 最为重要的是， 科学和公众的

距离。 这是能量裂变的前提， 将决定人

类和社会的进步。 知乎、 知乎？ 那 “通

关密语”！ 那笑而不答的昭示！

随想科学与上海， 又一次念及， 爱

翁安在 ！ 我决意再次寻找爱因斯坦雕

像。 重新制定搜索计划， 认为还是先从

源头上顺势而下询问各个环节为好。 市

政府新闻办在当年是制定和策划雕像的

创作和安放工作的， 我和当时的建军副

主任把具体联络任务交给事业处落实，

处长小汤虽然已经调离， 到其他地方负

责工作， 但毕竟是经历者， 或许就是一

把开锁的钥匙。 电话接通， 传来轻松兼

有几分高兴的声音： “对了、 对了！ 是

在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 哦， 在各

方努力之下， 爱因斯坦雕像历经八年，

终于走出雕塑公园一隅及其仓库， 张江

高科集团公司以高度的热情和认真的态

度， 迎接爱因斯坦雕像， 置放于张江高

科技园区诺贝尔湖公园。

平心而论， 下决心投入力量， 迎放

爱因斯坦雕像， 作出这样的决策， 张江

高科集团的领导是有相当科学及战略眼

光的。 所处区位和环境安排， 也属上乘。

今年 8 月 2 日上午十点， 我专门赶赴浦

东张江园区， 大伏天的烈日下， 张江高

科集团党委领导和办公室人员陪同我，

瞻仰爱因斯坦青铜雕像， 正逢集团大厦

旁边的诺贝尔湖公园整体改建， 好在公

园面积不大， 春节前工程就可完毕， 现

在四周用隔离物采取了一些防护措施。

中间地带， 赭红色大理石贴面的基坛上，

十分具有爱因斯坦性格特征的头部青铜

雕塑， 与之连为一体。 因为高大而颇有

气势， 也因为恢宏而把刻画逼真的人物

脸部神态， 予以放大后强化呈现。 何等

熟悉呵……这次负责接待的张江高科集

团党委俞副书记很热情， 也很容易沟通。

她告诉我， 这里改建好后， 既有人工湖，

又有喷泉， 那片草坪也是比较大的， 爱

因斯坦这位科学伟人的雕像安放在这里，

对科创热情是一种激励。 我把爱因斯坦

两度访问上海， 及制作雕像的前前后后

作了简要介绍， 特别讲到， 那雕像， 意

在把上海这段珍贵的历史， 用艺术形式

固化下来， 决不让其成为历史云烟。 把

雕像安顿在上海人流量大的标志性空间，

目的在于更加自然 ， 更加有效地拉近

“科学与公众” 的距离！ 我的叙述是平静

的， 虽然此刻思绪万千， 但八年多的时

光， 八年多的思考， 也让我更加明白地

体会了那句话， “诚觉世事尽可原谅”。

社会的认识及行为必定体现出阶段性，

一切认识也必将随着客观现实进行变化

和提升。 张江高科就是为认识的提升构

筑了一个扎实的台阶！

而让我心中一震的是 ， 俞副书记

告诉我 ， 她来张江之前 ， 原在陆家嘴

集团公司工作 ， 那时就对爱因斯坦与

上海的关系， 及其雕像问题有所了解，

因为她儿子中考时 ， 试卷上就有一道

考题 ， 如果上海有四个地方 ， 其中包

括陆家嘴和外滩 ， 可供安放爱因斯坦

雕像 ， 请考生选择一个 。 她那位应该

还是稚嫩的儿子没选择他妈妈工作的

地方 ， 而是选择了外滩 。 据说 ， 很多

同学都作了这样的回答 。 是的 ， 这是

中学生的选择！ 第二天， 我收到了关

于这道考题的微信。

上海中学生与爱因斯坦的距离如此

之近， 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还有什么能

比年青学子的想法更能令人振奋！

写于 2018 年 8 月 26 日

科学和公众的距离， 这是能

量裂变的前提， 将决定人类和社

会的进步。 知乎、 知乎 ？ 那 “通

关密语”！ 那笑而不答的昭示！

———题 记


